
山的女儿 （ 报告 文学）

郑升 旭　桂 维 平
（ 一 ）

秦岭 山 区 ，蜿 蜒盘旋 的 山 道
上，出 现一两 辆缓 缓 行 进 的 载
满涡 碗 瓢 勺 的卡车 ，宛 如吉普赛
人的 “大篷 车”，车上 坐 着 裹头
巾、戴 口 罩 的一群姑娘 ，这 就 是
近几年在全 国 名 声大震的 女子找
矿队——西北地勘局二二 四大队
四分队的 队 员 。她们的任务——
寻找 产生原 子能的 “铀”。

谁也有过这个阶段 。开始从
城市到 山 区 ，心 中挂满 了 迷人的

“风光照”，响 着 影片 《朝 阳
沟》里那种悠扬的音乐 。你看 ，
林莽苍苍 ，鸟鸣 啾啾 ，山顶 白 云
悠悠 ，山 间 溪水潺潺 ，满 山 遍野的
花……不买票的公园 ，大公园 ！

三个青海姑娘 ：张庆梅 、阎
青、王皖英 ，全 是新来的，又 是
队上最小的，都是十七八岁 ，没
脱了孩子气。刚进 山 时 ，她们 口
里还哼着歌 。脸上挂着笑 ，张着
新奇的大眼 ，东张西 望；翻过一
道梁 ，说 是到 了驻地 ，她们傻 眼
了，这 是什么 地方啊！抬头一线
天，脚下是 深 沟 ，象掉 到 了 井
里。沟里仅有三两 户 人 家 ，那屋
子里似乎连烟都不 冒 ，一片死寂
寂的 。看 着身 后 山坡 ，望不透的

灌木丛 。她们想起了 动 物 园 的老
虎、豹 子……嘴一咧 ，哭了 ！光
哭也不行 ，是干什么 来的 呀！还
得住下 ，点 起一盏 小煤 油灯 ，挤
在当 地老 乡 的 屋 里 。听 大姐 姐
说。这还 算 好 ，平 时还得住破
庙、牲 口 圈 、旧 戏 台 呢 ！

根据铀 矿具 有 放射 性 的原
理，运用 测 量 Y射线的伽玛仪 和
埋设测量 a射线的炭杯 ，这 就是
她们的工作。找矿不是逛 庙会 ，

只能两 人一 组 ，沿 着 测绘 图上标
好的 “迹线 ”走 ，遇 山 爬 山 ，逢
沟过 沟 。

碰到 花 岗 岩 地带 ，一镐一个
白点 ，但 四 十公 分的 炭杯坑 是不
得马 虎 的 。有时 一钻进密林 、灌
木丛 ，抬头不 见天 ，罗 盘、地形
图也全 失去 了 作用 ，怕 迷 失方
向，就得大声喊叫 ，靠 喊声寻找
同伴 。于 是你听 ，满 山 遍 野 ，这
儿那儿 ，姑娘 们都在扯开 嗓 门 ，
大声喊 叫 ，好 在这 里却 没 人笑
话。

二十一 天收 杯 子，更 是死
期，没有通融 的 余地 ，不 然 就 全
报废 了 。不能打伞，你可不能一
手打伞，一手刨坑；也不能穿雨
衣，棉衣也不能穿 ，一蹲一起不
方便 。只好穿 着 单 衣 ，硬让雨
淋。钻灌木丛 ，圆 圆 的 叶子都 沾
着水 ，只往脖 子里灌 ，湿衣服贴
着身 子 ，一弯腰 ，冰得人浑身 起鸡
皮疙瘩；风 一 吹 ，牙 齿 直 打
颤；一 抬脚 ，蹬 山 鞋里 扑哧 扑哧
冒水泡……等爬到 山顶 ，常 常双
膝一软 ，跪在那 里 ，半 天起 不
来……等 杯 子取完 了 ，已是浑身
泥巴浑身 草，什么姑娘家的 忌 讳
也没有 了 ，穿着 衣服跳到 山 溪里

不知 道叫洗 澡还 是 涮
澡。

都是妈 妈的 心尖尖 ，
那受过这个苦啊 ！

一个月 来 ，三个青海
姑娘不知 偷 偷 掉 了 多 少
泪。黑 暗 中 的 屋脊 ，象一
页读腻 了 的 书 ，她们常常
瞪着双眼 ，唉声 叹气。“
喂！‘青 海气象 台 ’，今
天是晴天还是 阴天？”大
伙怎 么逗 ，她们也不笑 。

三个人中 ，张庆梅 年
龄最 小，去 年 四 月 十 六
日，她才 刚 满 十七周 岁 。
越是临近生 日 ，她越是想
家……早上 ，她一起床 ，
黑板上 “生 日 祝辞 ”几个

大字撞 人她的 眼帘 。给谁？再一
细看 ，给我 ！她浑身 不 由 得打
过一股热浪；这时 ，大姐姐们 已
涌到她 的 跟前 ，纷纷祝她生 日 快
乐；不一会儿 ，食堂里又专 门 为
她摆 出 了一个生 日 大蛋糕 ，还有
生日 饭菜……她 举 着筷 子 ，终
于扑嗒啉嗒 落下 了 泪水 。

这里也有一个 “家”啊 ！
（ 二 ）

王广 玉 ，小小的 个头 ，机灵

的双眼 ，整天嘴里爱吃
糖呀豆呀的，乍看 象十
七八的 小姑娘 ，然 而她
却已经二十 四 岁 了 。比
起年仅十八岁 却身 高一
米七一的 阎青 来 ，算是
大姐姐 了 。平时 和别 人
上山 ，王广 玉总是嘟嘟
说个不停 ，那怕 上气不
接下气，也还 是如此 ，

说出 的 话既 幼 稚又可笑 ，因
而姐妹们都 叫她 “王宝”，

“ 宝”是 “活 宝”的 意 思 。
但是 今天和 阎 青一起上 山 ，
就得做 出 一个大 姐 姐 的 样
子，替她 “打 道”。

又矮又小的 “王宝”背
着地质包 ，拿 着镐头 、地质
锤，而又 瘦又高 的 阎 青 ，仅
仅背一架仪器 ，还摇摇晃晃
的，他的性 格 也象她的身
体，特别 “懦 弱”，遇到楞
坎，跌一跤 ，便 把嘴一 噘 ，
象要 哭的 样 子。“王宝”只
好边走边给她讲笑话 。

“ 有一 次 ，我 中 了 漆
毒，浑身 尽出小 疙 瘩 ，那个
痒呀 。于 是我便 用 手抓 ，两
只手，十个指头一 齐抓，还
抓不过 来 。小
疙瘩流 出一种
稀水 ，指 头抓
到那儿，小疙
瘩起到 那儿 。
最后 竟 然 痒
到脚 心里 ，一
挠，不 由 想笑
… …我 这一 哭
一笑 ，别 人还
不知道怎 么 回
事。”她回 头
看小 阎 ，小 阎
却抿 着 嘴 ，没
有笑 。

“ 还 有一 回 ，对 ，刚 进 山
那阵儿 ，我 们 分散住在几 户 农
民家里 。我 和一个老大娘 住在
一起。忽 然觉 得 身 上 象 有小
虫子在 爬 ，顺 手 一 摸 ，果
然有 几个小动 物 。我 点 亮小
油灯 ，一 看 ，白 凌凌 的 ，
透亮 ，很好看。我没见过 ，便
用小纸包 了 起来 ，想 留 作 标
本。你 知道 ，我收拾 了 许多标
本，蝴蝶 、松 鼠……第二天一
问老师傅 ，她们 才 说这 是 虱
子！”她偷眼瞧 了 一 眼小阎 ，
见她依然噘着嘴 ，还 是不笑 。

开始钻竹 林了。小 阎 穿着
球鞋 ，猛地 一 滑 ，便 向 前扑
去。农 民砍竹 子 留 的斜茬 ，埋
在腐殖土 中 ，平时 看不见 ，小
阎一跌 ，双手便扒在竹茬 上 ，一
下子戳破 了 ；两个膝盖也让竹
茬划 烂 了……这下 ，小 阎可再
也撑 不住了 ，捂 着手和双膝 ，口
里喘 着粗气 ，眼泪 只 在眼眶里
打转……“王宝 ”急 了：“别
哭！快别 哭 ，你 要哭了 ，我 可
怎么办？”说着 ，她的声音先有
些酸酸的，“这 样 吧 ，到 了 线
上，你再 哭……啊？”她 认
真地 和 小 阎 商量 。看她 急 成那
个样 子 ，小阎 终 于 破 涕 为 笑
了。

（ 三 ）
她二十 四 岁 了 ，在 妈 妈 面

前，还 可以撒娇 呢！可在这
里，“队长”，就得担 当 起一半
妈妈 的 责任：谁哭了 ，要安慰 ；

谁病 了 ，要
请大夫，谁
来“例假”
了，要 照
顾；谁过生
日了 ，要祝

贺；还得留
个心眼 ，谁
的对 象 来

了，要招呼
大伙 “撤
开”，让 人

家能说 说 亲 热话。女 子队的 队 员 们找
个对 象难哪 ！那些男 子 队 的 经 常 抱
怨：我 们 这 儿 抓 个 虱 子 都 是公
的。女队员 们不 说 这些粗话 ，但她 们
也是人 ，有 血有 肉 有 苦楚 ，跳个舞 ，
还得有 人 出来 装男舞伴 呢……也许正
因为 这些 ，她离 不开这 些姐妹们。她
虽然 是这 里唯 一有 “文凭”的 ，也从
来不想运用 “文凭”这翅膀 ，飞 出 山
沟。

她叫 马 满 利 ，家在平原农村。这
天，妈 妈 、哥哥 和小妹妹来看她 了 。

听说女儿 当 了 干部，还提拔成 了领
导，妈 妈 的心 喜滋 滋 的 。刚 好 赶
上“六月 六 ，晒丝 绸 ”的古会期 ，
满利带着妈妈从队部 进 山 去看望一
位原来驻地的 房东大娘 。一路上 ，
满利很 高 兴 ，又唱 又 跳 ，还爬到 小
坡上去给小妹采野花 。

妈妈 不住地 在 身 后 喊：“哎
呀，小心摔下 去！”满利说：“没
事儿。我 们平时爬的 ，比 这 山大 多
了！”妈 妈 一 听 ，坐 在 石 头上哭
了：“光听 说 你 在外 边 工 作 ，挣
钱，谁知……”

到了 房东 家 ，大娘 大 爷 很 热
情，口 里 不住地说：“你 们不在身
边不知道 ，这些娃们多 艰难……”
妈妈 又哭了 。

妈妈 ，你可知道 ，当 着满 山 遍 野
的伽玛仪发出 象收音机调台 那样尖
锐的 叫声 ，我们找到 了 铀 矿；当 我们
听到 又一次 核试验成
功，又一个 核 电 站破
土动 工 ，又一个核 潜
艇下水时……我们的
心都醉 了 。

自
由
的
遐
想

白
杨

自由 ，是最 令人向 往 的 境界
了。

自由 地思 想，自 由 地言论 ，
自由 地 创 造 ，自 由 地生 活 ，是人

类古 老 而 又 常 绿 常 新 的 梦 。
“ 生 命 诚可 贵 ，爱 情 价 更

高，若 为 自 由 故 ，二 者 皆 可

抛。”可 见 自 由 的 宝 贵 。
然而 ，自 由 不 是 空 幻 迷

离的 梦 。
对自 由 的 追 求 是一 个过

程，人们 不 断 地 获 取 自 由 ，但
人们 永远 感 到 的 是 不 自 由 。

古时 候 ，人们 幻 想 能 象
鸟儿 一 样插上 翅膀 飞 ，今 天
我们 不 但 有 了 飞 机 ，还 有 了
宇宙 飞 船 ，但 人 类 还 感 到 不
自由 ，因 为 我们 还 飞 不远 ，
我们 还 没 有 更 好 的 飞 行 器 ；我们
现在 比 之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有 了 更 多
的更 普 遍 的 民 主 ，但 离 高 度 的 民
主还 有 一 定 的 距 离 ，还需 做 出 长
期的 努 力 ……

二

世上 没 有 没 遮拦 的 自 由 。

“ 天 高 任 鸟 飞，海 阔 凭 鱼 跃”，也都
是相 对 的 。

《 西 游 记 》里 ，孙猴 有 七 十二
变的 神 通 ，又 有 一 个跟斗 能 翻 十 万
八千 里 的 大 能 耐 ，是个 “绝 对 自
由”的 神 仙 ，但 为 了 能 有 个 正 果 ，
声名 彪 炳 史 册，为 能取得 雷 音 寺 评

定的 斗 战 胜佛 的 “技 术 职
称”，不得 不 忍 辱 负 重 ，保
意志 坚 强 却 是 个 肉 眼凡 胎 、
不分 人妖 的 唐 僧 去 西 天取
经。

三

一个 凭 着 “我 高 兴！”
的理 由 侵 犯 他 人 或 公众 利 益
的人 ，说不 定 会 受 到 同 样理
由的 侵 犯 ；一 个主张 “我 想
怎么 干 就 怎 么 干”的 人也可
能会 受 到 有 同 样 主 张 的 人的

报复 惩 罚 。
“ 自 由 ，有 多 少 罪 恶 假 汝 而

行”！

代替 那 存 在 着 阶级 和 阶级对 立
的资 产 阶级 旧 社 会 的 ，将 是这 样 一
个联 合 体，在 那 里 ，每 个人 的 自 由
发展 是一 切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的 条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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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 爱 （ 散文 ）

白　兰

你，我爱之所在 。
从你走 进我 的 眼睛 ，你
就走进了 我 的心。你清
澈深邃 的 眼静静 地注视
着我 ，我 却脸红 了 。多
少次 ，我一 动不 动 地坐
着凝想 ，你 知道吗 ？女
孩子 的 幻想你知道吗 ？

是一个灰朦朦 的傍
晚，我收 到 了你 的 第一
封信。我迷惑 了 ，但从
此我 想起你 就 不 再 坦
然，尽 管我故作镇 静。
当你终 于说 出 了 “那句
话”，我 慌乱 了 ，我
怕，怕我 自 己 ，我从宿
舍到 外边 ，又从外边到
宿舍 ，走 出走进 ，走进
走出 ，我不知道要 干什
么。终于，我哭了 。心

里的 一

团火燃
烧了 起
来，使

我直想流泪。既然心 与
心碰 出 了 火花 ，既然心
与心在相 互 召 唤 ，为 什
么，为 什么我不敢伸 出
自已的手？为 什 么 ？

是一个雨夜 ，你 终
于拉住了 我 的手。我 的
手被你握 在掌心 ，是那
么有 力 ，那 么 火 热。于
是，我不再怕别人的 目
光，坦 然地与 你 并肩 。
从此 ，我 的 心 有 了 依
托，世界在我的 眼 里 就
没有 了 黑暗。靠 在你宽
阔的 坚 实 的 胸 前 ，心
就有 了 勇 气，有 了 希
望。

从此 ，我 变 得 欢
乐。也更爱久久地沉浸

在梦幻之 中 。我将 自 己
放入一个透 明 的盒 子 中
去生活。渐 渐地 ，你 把
你的忧郁带 进 了 我 的
心，你把你 的深沉带进
了我 的爱。终于 ，你拉
着我 ，走 出 了 我 的 梦 ，
指给我月 亮上 的暗影 ，
和那弯曲 的小路 ，你把
我娇嫩的 只拿过小花小
草的手 ，伸 向 一 丛荆
棘。你 告诉我：“这 就
是生活！”

我变得沉 重 了 ，茫
然不 知 所 措。你 却 微
笑了 ，拥 着 我 说 ：别
怕，我 的 小姑娘 ，有我
呢！来 ，让我们 同 行 ，
去追 寻……。我感 到 了
温暖 ，我有 了 信心。于
是，在那弯弯 曲 曲 的 荆
棘路上 ，有 了 两行 深深
的脚 印 ……。


